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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　　夜雨西湖

孤单的鸿鸟在永无尽头的苍天无休止地飞着，不知自己因

何而飞，又为何会飞，只知生来便要高飞于青天之上，直至死

去。它是对地上寒枝不屑一顾，或者它真正的归宿并非天上人

间，而是青天之外？

这似歌非歌而又凄婉动人的声音，似乎在传唱着一个遥远

的美丽的故事，美丽的故事却往往都是悲哀的。

话说南宋初年，金宋对峙，宋朝迁都于临安，王公贵族过

着荒淫无度的生活，但现在要说的并不是什么烟花繁华之事。

宋理宗三年，西湖本是夜夜笙歌的地方，但今夜西湖畔却

寂静异常，大雨倾盆的夜晚，试问还有何人有兴致去寻花觅

柳？平日在花舫舱内做生意的娼妓也知今晚不会有人上门，早

早便散了；当此深夜，普通人家自也闭门就寝，只剩少数几家

生意不怎么兴隆的客栈，还在亮着灯，巴望着财神爷眷顾，希

望在这风雨交加的夜晚能有几个冤大头因找不到落脚处而上

，趁机多赚几两银子。街上早无行人，此刻除了大雨打在屋

檐上噼啪作响外，再没有什么别的动静。

但一匹疾驰奔马的蹄声打破了雨滴的声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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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对白衣夫妇乘于马上，那男的似乎骑术甚高，一手拉着

缰绳，一手还抱着一个妇人，那妇人小腹凸起，竟已身怀六甲，

而他们的心也正像被马蹄溅起的泥水和雨滴一样乱成一片。

马蹄声、妇人的哀叫声以及那奔驰的骏马和他们的一身白

衣，实在与这静夜极不相称，而此刻又有谁知道他们竟是人称

“比翼双侠”的侠侣林秋远与云素素。

只听林秋远道：“素素，你忍着点，等到了寒枫镖局，我

再找人替你接生。”云素素却似乎已经痛得无法开口，只“嗯”

了一声，让人分不清她这是呻吟还是对丈夫问话的回答。

策马狂奔，转眼间就已经奔至城西，但见一棵棵枫树正在

狂风骤雨中摇摆着树叶，但那粗壮的枝干却丝毫未动。看到这

一片枫林，林秋远似乎松了口气，他放慢速度策马驶入枫林深

处。风雨中，那朱红色的院墙离他们越来越近，当林秋远看见

门前的两头石狮子时，他心里踏实了许多，他们终于到了目的

地 寒枫镖局。

林秋远道“：素素，咱们到了。”但云素素却已经无力回应

他。林秋远急忙翻身下马，马都没系，就抱着云素素冲到镖局

大门前，当他再一次看到写着“寒枫镖局”四个大字的牌匾时，

他更加坚定了妻子能够平安的信心。

在门上的铜环与门板激烈地撞击后，一个被惊醒的趟子

手出来应门，满脸睡意还不忘打着官腔，就好像敲门的人是

劫镖的土匪一般。这趟子手道：“不长眼的东西，半夜里奔丧

也不看看地方，这可是⋯⋯”话未说完，已被林秋远一把推

开，直闯入镖局大堂。大堂门口两个值夜的镖师只见人影一

闪，林秋远已将云素素放在屋内，两个镖师这才醒悟有人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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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。一手持单刀的走入大厅质问林秋远，另一个赶忙去通报

史二镖头。不一会儿，镖局内灯火通明，不仅史二镖头来了，

就连大当家于仲宁也被惊动了，带着二十几号人赶往大厅。

谁知双方互通姓名后，于老镖头忙道：“一场误会，原来是林

老弟来了。你们还不快退下，叫人上茶！对了，林老弟你怎

么没带弟妹一起来呢？”林秋远道：“于大哥，素素都快要临

盆了，您快想想办法。”于仲宁一听大惊，急忙吩咐下去叫人

找大夫和稳婆。

一时间叫声、哭声不绝于镖局后院，只急得林秋远连连

搓手，于仲宁也惟恐弟妹出事而心急如焚。

持续许久的叫声突然停歇，林秋远只当云素素难产而死，

不顾一切冲入房中，却听迎面而来的稳婆道：“林大侠，您放

心，云女侠吉人天相一举得男，现在已经因为疲劳过度而睡着

了。”闻得此讯，林秋远不禁喜极而泣。不一会儿，云素素幽

幽醒转道“：远哥，你在这儿吗？”林秋远不禁喜道“：素素，

太好了，你醒过来了！素素，你可知当你无力回答我时，当你

大声哀叫时，当你突然断绝了那让我感到撕心裂肺的哭叫时，

实在让我痛不欲生！你为我吃了这么多苦，我却只能眼睁睁

看着而无能为力。现在，我只能加倍地爱你，全力地补偿你，

尽力地让你幸福。因为，这次你在生死边缘挣扎，让我更加清

楚我是那么害怕失去你。”云素素哭道“：远哥，你的心我再清

楚不过，我不需要誓言，更不需要承诺，我最爱的就是那个不

加修饰的、最真切的你呀。”说完这些话，云素素苍白的脸顿

时染上了红晕，自嘲道：“你看你就是要把人家弄哭，害我说

了这么多肉麻的话。”说罢，云素素突然破涕为笑，林秋远十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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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奇怪，道“：素素，你怎么了？”云素素道“：你看说了这么

半天还没给这孩子起名呢。我生完他就昏过去了，连他是男是

女都不知道呢。”林秋远笑道“：你这么能干，当然是男孩。”云

素素笑道：“生孩子的事跟能干有什么关系！我想了个名字就

叫雨枫吧，他是在雨中的寒枫镖局出生的，他若能像那雨中枫

树一般，任凭风吹雨打却仍然傲立，那就是我最大的满足了。”

林秋远道“：好啊，那就叫雨枫。”看两人情意绵绵，似有说不

完的话，于老镖头便带人识趣地走开了。

翌日，云素素的身体已好了大半，可以下床了。林秋远和

其他镖师也都眉开眼笑地在大厅逗着小雨枫。正当林秋远以为

灾难终于过去时，一个新的意外走进了他的生命，走进了雨枫

的生命。

一个穿着华丽但却跑得气喘吁吁的男子抱着个女婴说要拜

访史二镖头，趟子手们不禁议论纷纷，一人道“：这人穿得像个

富商，怎么跑起来极快？”另一人道：“这人怎么还抱了个孩

子？”七嘴八舌，简直把他说成了集天下之怪于一身的怪物。

一个讥诮的声音从他们的背后传来：“你们这群不长眼的东西，

也不看看这人虽然狼狈，但他步履轻盈，走路犹似足不点地，一

看就知道是个轻功高手，我说得没错吧，林老兄？”这镖师本

就对以轻功剑术而名震江湖的林秋远夫妇并不服气，出此言乃

是为了要考较林秋远的见识，若林秋远答不出，正好遂了他的

意，让林秋远出丑。趟子手们虽然武功不济，但好歹也是跑了

十数年江湖的人，又怎会听不出这镖师话中的深意？是以屋中

二十余人都转头望着林秋远，目光中的含意与其说是请教，到

不如说是挑衅还更确切些。他们心中打什么主意，林秋远心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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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有数，也有心想显显本事，好教寒枫镖局的人不敢说他是

浪得虚名。于是，他赔笑道：“在下也说不出这人到底是什么

来历，但从他走路一步就可以跨出常人数步，可抱孩子的上身

丝毫未动来看，可见他一定练过峨眉山岳步法之类的轻功，而

他走路时不由自主地跨步走位，可见这位兄台的八卦掌功夫

造诣不浅。临安一带曾在峨眉门下学艺又精擅八卦掌的人物，

莫过于御前侍卫总管史一峰了。听闻史大人是贵镖局史一鸣

史二镖头的堂弟，当今峨眉掌门凌霄子师兄凌天幺徒。只是不

知他赶来这里见史二镖头有什么事？”众趟子手大为叹服，而

那镖师非但没能考倒林秋远却让镖局里的人更加佩服林秋远，

心中更是不快。

走廊里寒暄的声音逐渐清晰，显然史二镖头正在接待堂

弟，而史一峰的语气却十分急迫。众人只能隐隐约约听到什么

贵妃、公主之类的只言片字。

史一鸣兄弟二人一跨进大厅门，立刻摒退左右，只留林秋

远一人。林秋远道：“在下林秋远，史大人来探望二镖头，在

下不便打扰，就此别过。”林秋远是江湖中人，对官场中人向

来没什么好感，是以言中完全不给史家兄弟留面子。谁知史一

鸣非但没有发作，还赔笑道：“林大侠莫走，我弟弟一峰只是

想要亲眼一睹您的风采，所以才闯进来打扰，无礼之处还请林

大侠见谅。”史一峰也忙道“：一峰只是想要瞻仰您的风采，若

是能学个一二分回去，也是在下的一大收获啊。”林秋远又不

是傻子，心知史一峰是有所求而来，而史一鸣则是来做说客

的，当下便正色道：“在下当不起二位如此谬赞，只请二位有

话直说，若是林某人能办得到的自当相助。”史氏兄弟心道：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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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秋远果然厉害，既然把话挑明了，那就不怕明说了。史一鸣

咳了数声道：“林大侠快人快语，我兄弟也就不瞒您了。大侠想

必知道我兄弟是在宫里当差的，当今圣上宠妃梅妃与外臣有染，

遂被逐出皇宫，但圣上当时不知梅妃离开时已有身孕，现圣上

已查明真相，故派人四处寻找流落在外的梅妃。也怨一峰无能，

他没能找到梅妃，竟然将自家亲戚所生女婴送入宫中并谎称梅

妃已死，谁知天意弄人，梅妃竟然拖着病体来到一峰面前，她

自知时日无多，便将公主托给一峰带入宫里，但一峰已谎报梅

妃死讯，将假公主送入皇宫，只得拖延时间。昨日梅妃病死，一

峰不知怎样处理小公主，便来镖局找我，我也一筹莫展，本想

让老镖头将她认做义女，但老镖头有妻有子，恐怕不会愿意。我

兄弟走投无路只得求林大侠襄助，帮忙带走这孩子。林大侠豪

气干云一定会出手相助，尊夫人蕙质兰心也一定不会拒绝的，

但望林大侠夫妇将此女带离临安后不要告诉她身世。”说罢史氏

兄弟双膝跪地，涕泪交流。史一鸣哭道：“林大侠您看在于老镖

头的面子上就不要拒绝了，事情一旦公开，不仅寒枫镖局瓦解

冰消，就连于老镖头一家也性命难保，所有与我兄弟有关系的

江湖朋友都会被牵连。林大侠您真的忍心让这悲剧发生吗？”

林秋远心道：这史一鸣的话也不无道理，就当是卖于老镖头一

个面子吧，况且我和素素也尚无一个玉雪可爱的女儿，如果认

这女婴作义女，既有女儿承欢膝下，又可让素素少受一次临盆

之苦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林秋远在心中盘算后道：“这事我得与素

素商量。”说完便转身入内。

云素素斜倚在床头正为早已绣好的婴儿肚兜绣上名字，听

得林秋远入内，便笑道：“远哥，你快来看！我为孩子绣好肚



第 7 页

兜了，只可惜以前不知道是男是女，连女儿的也绣出来了，可

惜现在用不到了。”林秋远听后心中百感交集，对妻子的贤惠

更是十分感动，一时冲动便道“：那我为你再添个女儿如何？”

林秋远正自悔失言，云素素却已羞得满脸红晕，但刚生产后的

脸即使再红也不过好像是化了淡淡的红妆一般，犹似春花丛中

那白中透粉的花朵一样，而她此刻也正像春花一样脆弱需要呵

护。正当云素素满面羞涩时，林秋远忙道：“素素，我不是那

个意思⋯⋯”当下便将史氏兄弟所求之事一五一十地告与云素

素。云素素闻言大喜，十分愿意再添一个女儿。

当晚，林氏夫妇与于老镖头辞行，并且当众收梅妃之女

为义女。云素素道：“枫儿是雨中的寒枫，霞儿就是雨后的漫

天彩霞。”遂将此女名为明霞。史一峰道：“这有一片金锁片

是此女之物，现赠与二位。”这锁片为纯金打造十分精致，上

铭“比翼双飞”。云素素喜道“：霞儿和咱们夫妇真是有缘，刚

出生的吉祥物上就有咱们的绰号。来，让我给霞儿戴上。”欢

宴一番后，林氏夫妇回房后逗弄着两个孩子。今日偶遇便注

定让这两个孩子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史氏兄弟二人在后花园畅谈着什么，也十分高兴，但他们

的脸上却挂着残忍的胜利的微笑。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 8 页

第二章　　祸从天降

林氏夫妇与于老镖头辞行后，便又踏上了那行走江湖的旅

途，但与往日不同的是这次他们却背负着照顾两个婴儿的责

任，虽然为他们放浪形骸的侠士生活中增加了许多约束，但却

平添了几许温馨和天伦之乐。

离开临安的第一天，二人在城郊的草场上策马奔驰，昂首

望碧空如洗，垂头见草色青葱，前几天的那场夜雨似乎让花草

树木都变得更加惹人喜爱。在这晴空朗日之天，青山碧树之

间，云素素的心情格外清爽，因为那场夜雨不仅洗涤了花草树

木，同时也洗涤了她的生命，让她由一个豪放的侠女变成了一

个慈母。

就连云素素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有了孩子的生活把她彻底

改变了：第一次喂孩子吃奶，第一次给孩子换尿布，第一次带

着孩子与丈夫出游⋯⋯这许许多多的第一次让她面临了人生

的第三次转折。以前，她可以恳切地说师父传她武功是她人生

中最大的一次转折，从此她就成了一个行侠仗义、热情奔放的

江湖侠女；后来当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林秋远后，他便

成了她生命里最重要的人，但是现在她却再也不能这样说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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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为她有了孩子，她生活的重心正逐渐产生变化，她获得了新

生。

虽然现在的云素素必须面对许多她从所未见的问题，但是

这些问题又何尝不是一种幸福？况且这本就是她生活的一部

分，对于一个生活在刀光剑影里的女人来讲，孩子或许是她生

活里惟一一个可以完全敞开心扉坦然去面对的避风港。现在的

她终于理解了所谓没有孩子的女人不是完整的女人的含义。在

一个女人的眼中丈夫永远是可以依赖的人，但她们在丈夫面前

却也永远不能完全展现自我，她们会保留一些自尊或者说是虚

荣心面对丈夫，而在孩子面前她们却可以没有秘密、没有虚荣

心，况且照料、疼惜孩子的母性是任何一个女人与生俱来的，

小夫妻在热恋时的山盟海誓或许会说为对方而活，但那只是表

面，一个女人真正所能做到的是为自己的孩子而活，而云素素

也只是一个平凡的女人。

对于一对同时爱着自己的孩子的夫妻而言，孩子无疑在他

们二人的内心世界建起了一座桥梁，这也正是许多夫妻即使已

经过了新婚之期却仍然十分恩爱的原因。小雨枫和明霞当然已

成为林氏夫妇二人感情纽带上非常重要的一环。

正当云素素静默地思考着自己新的生活时，林秋远的声音

打断了她那零乱的思绪，云素素本来正在思考在她心中秋远和

雨枫到底孰轻孰重，因为这几天她对雨枫的照顾使她和丈夫在

一起的时间变少了，这让她非常自责。每当林秋远和她说话

时，她都因为抱着内疚的心情而无言以对。此刻林秋远和她说

话，正是对她的另一次考验。

只听林秋远笑道：“素素，你这两天一直沉默寡 可又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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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身子不舒服了？”

云素素还是沉浸在她的思绪里，只茫然地回答道“：没，没

事。”而林秋远看到她那副心不在焉的样子，心里却只有更加

担心，连忙问道：“素素，你没事吧？”

云素素这才回首看到林秋远那一脸担忧和焦虑的神色，心

下十分不忍，心道：远哥和雨枫都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人，他

们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不分轩轾的，就像高山一样不可撼动，像

老树一样盘根错节，我又何苦一定要分清楚爱谁多一点呢？感

情本来就是糊里糊涂的，一定要清楚明白是不可能的，我只要

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就不会有错，因为我是那样无悔地爱着他

们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爱，爱又怎会有错呢？

解开了这个心结，让云素素感到这数日来那挥之不去的枷

锁终于离自己远去，眉间心上也顿时回到了从前的模样，洋溢

着幸福而满足的气息。

忧心尽去，云素素笑道：“远哥，让我来告诉你一件很傻

的事。”林秋远犹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满脸疑惑地问道：

“什么事？”云素素便将数日来心头的矛盾娓娓道来。一个说

得高兴，一个听得出神，不知不觉间两匹马已奔出十余里地。

林秋远听得爱妻心声后方自理解云素素对自己的一番苦

心，便正色道“：素素，你可知道这数日来你虽然不大睬我，但

当我看到你和雨枫、明霞每一眼时都让我感到莫大的满足，我

惟有坦诚相告，现在的你比以前更加成熟稳重了，你对孩子的

爱已经转化为那无私的包容心，包容我、雨枫、明霞和天地万

物中一切的一切，把你的烦恼、疑虑⋯⋯都抛向天空吧，一切

的一切你只要坚信我们一家人都爱着彼此，就足够了。”云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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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回眸一笑道：“远哥，你的心意我都能理解，自从有了雨枫

和明霞，我所过的每一天都让我更加明白幸福之道，我看到周

围所有的事物都是那么美，天是那么蓝，树叶、草地这所有的

一切都是那么灿烂，那么透彻，不知道花草树木是不是因为我

们的幸福而变得这么灿烂？”但此刻的云素素却并不知道草木

并没有改变，改变的是人的心，当她的心在微笑时，眼里的世

界也会对她微笑。

策马已久，二人皆感口干舌燥，他们怀中的婴儿更是心跳

气喘、面目通红、欲哭而无力了。林秋远见两个孩儿如此难受，

马匹也快支撑不住了，就连自己也感到太阳的热烈，何况云素

素是产后之身，遥见前方不远处一片树林遮天蔽日，微风轻摇

绿叶在阳光下闪烁不已，这对于一个旅途劳顿之人而言，确实

是莫大的诱惑。

林秋远深知云素素十分要强好胜，即使是在诞育雨枫之后

脾气仍然未改，如果直说是怕产后的云素素和两个孩子支持不

住而不提及自己，云素素定会以为自己为林秋远添了麻烦，而

林秋远知道云素素最大的愿望就是和自己做一对无拘无束的鸿

鸟。她做到了，但那是拥有雨枫之前，林秋远不希望让本来就

努力维护他俩之间关系的云素素失望，便假作天真，自然轻

笑，道：“素素，我看前面不远有个阴凉处，不如前去小憩一

会儿。”

云素素又何尝不知林秋远的心思，心道：远哥在有了雨

枫、明霞之后无疑是受到了无形的束缚和牵绊，而他却始终装

作满不在乎。他太不了解我了，他越是独立承担着一切，越是

对我温柔体贴，我就越是不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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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想对林秋远坦言倾诉心曲时，与林秋远共处的朝朝暮暮

顿时浮现在了她的脑海里，从二人相识、相恋到相许的每一个

片段都是那么清晰和完美，她实在不忍为这永恒的回忆平添无

谓的遗憾。就在云素素再次看到林秋远笑容下那无悔的付出

时，她被震撼了，她终于明白了，已经是一体的两个人何须计

较付出与回报呢？云素素展颜一笑道：“远哥，你对我的好我

都明白，我们去歇会儿吧！”

虽然只是一句再简单不过的话语，却在林秋远的心中唤起

了无数的过往和感慨。同云素素一样，林秋远也看出了云素素

眼底的无限深情，眉间心上，二人的思绪虽如抽丝剥茧连续不

断，但每一个眼神都解读了对方的心灵深处，林秋远也松了口

气，道：“好，去歇会儿吧。”

多日来的隔阂也随着这几句简单的话语而随风飘散了。

二人纵马前往树下，并肩席地而坐。放眼望去，只见碧空

如洗，上有白云悠悠，下有流水潺潺，青青河草，一条清可见

底的小溪就在眼前，那溪水是透明的，随着游鱼摆动而荡起片

片涟漪，倒映着二人的脸庞。云素素道：“远哥，这是我有了

雨枫后最开心的一天。在这清水碧空之间，我们是那么无拘无

束，和以前无甚不同，但有了孩子之后一切都那么丰溢充实，

而我们也不觉得有什么负担，我们真可称得上没有任何的遗

憾⋯⋯”

林秋远正欲答话，几条人影从树后蹿出。这三位黑衣男子

全身都穿了武林人士夜行时穿的夜行衣，头上戴了面罩，为首

之人道：“人道比翼双侠夫妻十分恩爱，今日一见果真非同凡

响，光天化日之下这般搂搂抱抱，真是羡煞旁人啊！”这人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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音嘶哑尖锐，透着一股淫邪之意，漆黑的面罩下露出的犀利眼

眸也射出一道凶悍狂野的目光。林秋远朗声道：“我夫妇闯荡

江湖多年，没听过哪位江湖朋友对我夫妇的私事有任何质疑，

不知这位兄台今日找林某有何贵干？有话就请直说吧。”林秋

远本是和妻儿在此小憩，驰马良久又怎会在这旷野之中搂抱，

江湖上素称林氏夫妇为鸳鸯侠侣，这也正是林秋远最为得意之

事，这几个黑衣人拦路不说，还借此讥讽他二人，又怎能不让

他怒从心起，况且以他夫妇比翼双侠的威名，也绝非一般山野

盗匪敢不分青红皂白便出口伤人的，是以话中便不再相敬于

人。但那黑衣人哑着嗓子，仰天打了个哈哈，干笑道：“我兄

弟三人又怎敢惹怒林大侠呢？只不过有个小小的请求罢了。”

此人言笑间刻意将“大侠”二字拖长，林秋远又怎能听不出他

语带讥嘲，但此人措辞已不若方才那般嚣张，又用大侠二字挤

住自己，此刻倒也不便与之动怒，且听听他说什么再做计较。

林秋远心下一番盘算后打定了主意，便道：“相求何事？”

那黑衣人仍是一副干涩嘶哑的徐缓语调，闻之便惹人生

厌。黑衣人笑道：“我兄弟并非宵小匪类，不过是想邀请林大

侠您的公子小姐去玩两天，三天之后，必定奉还。”此言一出，

林秋远兀自惊呆于斯，未及答话，云素素却再也按捺不住站起

身来，抢过林秋远手中长剑，拔剑出鞘怒道：“你是何方贼子，

竟敢心生歹意，意图伤我儿女，忒煞大胆！”

那黑衣人见云素素一副拼死护子的模样，心下倒也怯了，

随即赔笑道：“云女侠您莫生气，在下只是久仰比翼双侠的大

名，想请二位去舍下作客，但想二位事务繁多，只怕不便去舍

下作客，就想请两位公子小姐去在下处作客，好生服侍，在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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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地请了十数老奴前来伺候，谅来不致使您二人劳神。看林大

侠已有倦容，夫人您也十分疲累，想必是不会带孩子，在下将

他们接去也好让您夫妇优游自在，莫非云女侠您还怕在下有

所怠慢公子小姐吗？在下可以指天誓日那是决不会发生的，

云女侠您何时意欲偕同儿女离去，定然还是一对玉雪可爱的

娃儿，使林大侠免于劳顿，又能让孩子有人服侍，在下等人也

得偿所愿能为您夫妇略尽绵薄之力，一举数得，云女侠您何乐

而不为呢？”这黑衣人扯着嗓子说这些谄媚的言词实在令人

作呕，言语之间，他整个人也是点头哈腰故意在那本就十分丑

陋的面罩上堆起一副状似笑容的丑态，但这一切凑在一起却

让人感到分外的肮脏、卑微。云素素本以为自己拔剑相向一定

会激得那黑衣人动手，谁知他却说出这样一番话来，倒教云素

素无言以对了。

他二人对话之时，林秋远在一旁思量着这三个黑衣人门户

渊源，所为何来。林秋远心道：这三人不知因何而来？我等跑

江湖之人遇到拦路抢劫的初出茅庐之辈，抑或是择旅人行经处

开山立柜的抢匪倒也不足为奇，但这三个黑衣人从始至终也未

提及钱字，想必不是抢匪，三人所操口音想来不是江南之人，

不会是此地的山大王。况且看这为首之人说起话来虽然声音嘶

哑，但他不仅没有故意吐气开声，声音却自然而然的十分洪亮

柔和，没有几十年内家功夫的底子，是绝难有如此功力的；那

两个跟班虽未说话，但目中也透出一股冷冽之意，虽无此人这

般神气内敛，想来也不是庸手，在还没有动手过招的情况下也

实在不知这三人是何门派。若是师门友人，只是不常在江湖上

走动，我和素素如果贸然出手，岂不是得罪了朋友又平白无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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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多结了一层梁子；若这三人乃是师门中的兄弟所结下的仇

家，那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更是要多加小心。我林秋远自问

平日行事仰俯无愧，并没有什么仇家，这三人若是与我师兄弟

有仇也大可不必非难我夫妇，直接去青城道观理论就是了，若

是非敌非友又何必无缘无故地像打劫一般夺人子女？凭这三人

武功也算是武林好手，又有哪一家、哪一派的高手有打劫人家

孩子的嗜好？

念及至此，林秋远主意已定，且让云素素暂且与他们纠

缠，那为首之人料得云素素直肚直肠无甚诡诈机变，或许言语

中也会稍露破绽，自己便可从旁猜出这群人的来历，若见势头

不对，立刻动手，使云素素和孩子不会吃亏便是。

岂知林秋远竟将这三人的来意完全猜错了。正当云素素不

知如何应对时，那为首的黑衣人已经干笑道：“云女侠，我兄

弟明人面前不说暗话，方才我兄弟卑躬屈膝，礼数已尽，即便

云女侠您气势汹汹地意欲拔剑动手，我兄弟也忍让了您许久，

相信这么长的时间林大侠也在一旁考虑周全了，是战是和，就

请林大侠划下道来。”云素素本已被他先前的那一番话说得摸

不着头脑，眼下这黑衣人的态度变化之快，就连江湖经验远比

云素素丰富的林秋远也不禁一愣。

沉默了半晌，林秋远先行发话道：“三位如此一意孤行与

林某的儿女过不去，林某也就不再客气了。”林秋远思前想后

始终不知这三人为何偏要针对自己的儿女，情急之下便也不再

素素产后无论如何不拖延，心道： 济，与我联手克敌制胜不足，

逼退敌人或是自保想必不成问题，如果和这三人纠缠下去，静

待敌人后援来到，我和素素便难以全身而退了。既然如此，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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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如全力一搏，速速了结此事便罢。

林秋远心意已决，向云素素使了一个攻敌的眼色，二人平

日闯荡江湖联手攻敌是再平常不过的事，所习剑路又是以心意

相通互为臂助为上，云素素又何尝不知他的心意？立刻举剑刺

向那为首之人，意欲拖住这三人中武功最高的一个，好让林秋

远缓出手来取兵刃。

这场大战就在那电光石火般的一瞬间一触即发了。

云素素方自动手，心中便已叫苦不迭，那黑衣人闪身一

避，便将这一剑攻势消于无形，双掌一错，非但不退却，已飞

身扑向云素素，干枯的十指宛如鸟爪一般直取云素素双目。云

素素久历江湖，厉害的角色也会过不少，虽见这老者攻势凌

厉，心下仍是丝毫不乱，剑走偏锋，一招迢迢银汉，径直向那

黑衣人攻去，剑势如虹，剑气犹如满天星斗一般，将那黑衣人

全身上下都罩在凌乱而又锋锐的剑气之中。那黑衣人见云素素

在自己掌力的推震和利爪的攻势下竟还能回手反击，心下也是

一惊，笑道：“你这身功夫在女子里也算是少见了，若是识相，

赶快和你丈夫一起弃剑投降，我们只管带走孩子，放你们一条

生路，从此井水不犯河水，如何？”这黑衣人在如此激斗中还

能这般好整以暇，中气十足地说话，云素素听了也不禁暗暗心

惊。而这黑衣人在说话时还故意拖长音来嘲讽云素素，云素素

虽已不复当年那初出茅庐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娘了，随夫闯荡

江湖多年也可谓是一位老道的行家了，但云素素死不服输的个

性固然是她惹人怜爱的优点，却也是无法克服的障碍，那黑衣

人心知云素素一定不会在嘴头上吃这个亏，有了十拿九稳的把

握才会出言相激。果然不出他所料，云素素反唇相讥道：“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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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不要脸的老贼⋯⋯”话未说完，那黑衣人已趁势反攻，掌力

如排山倒海般直击云素素前胸要害，嘴里还继续污言秽语挑逗

云素素道：“不知好歹的蠢女人，老夫这便废了你，看你还如

何张狂！”语声中掌力丝毫未缓，先击歪了云素素手中长剑，

云素素只感这黑衣人的掌力已从四面八方将她罩住，自己已失

先机，根本无法回剑自救，心里暗暗自责道：我明知这老贼是

要激怒我，却仍然为之所欺，为此远哥无数次提点于我，我却

从未承认过他是对的。

那边林秋远虽然正与另外两名黑衣人缠斗，但这两人武

功较弱，是以林秋远战得游刃有余，完全有闲暇分神照看云

素素的战况，林秋远见云素素势危，“刷刷”两剑，逼退了眼

前的两名黑衣人，随即挺剑刺向那为首之人。

那黑衣人只觉脑后生风，再也顾不得与云素素缠斗，黑衣

人心知自己即使能一掌击毙了云素素，林秋远的利剑也会立刻

贯穿自己的后脑。这黑衣人也真了得，在此间不容发之际闪身

一躲，掌力仍然继续危逼云素素的性命。正当这黑衣人为自己

的聪明举动而沾沾自喜，以为云素素在劫难逃之时，却见云素

素脚步一错，已经如惊鸿飞掠一般由自己掌力所及之处滑开。

云素素免于一死，心下仍是惴惴不安，但她内心的幸福感

却充溢在她身体的每一个角落，虽然她因为还没缓过气而面颊

泛红，但她却给予了林秋远最灿烂的微笑，她那潮红的脸色再

也看不出一丝的痛苦，有的只是犹如在春光烂漫时节桃花初绽

的美，难以言喻的明艳动人，使人心生怜爱。

而她的话语也如熏风一般，把那无限的美好带给了林秋

远。云素素道：“远哥，在那老头和我争斗时，我一心想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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